
中
文﹁
幽
浮﹂
一
詞
，
音
譯
自
英
語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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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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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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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ject

︵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
的
首
字
母
縮
寫
；
又

因
這
類
不
明
現
象
大
多
數
時
候
呈
現
球
形

或
碟
形
狀
態
，
所
以
亦
常
稱
為﹁
飛

碟﹂
。
當
然
，
既
謂﹁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
意

思
只
是
指
不
能
完
全
確
定
其
性
質
而
已
，
絕
大

部
分
的
時
候
，
都
可
能
是
有
合
理
解
釋
的
自
然

或
人
為
現
象
，
如
高
空
氣
球
、
電
球
、
碟
形

雲
、
海
市
蜃
樓
等
；
不
過
在
一
般
人
的
心
目

中
，﹁
幽
浮﹂
其
實
便
是
外
星
人
飛
船
的
代
名

詞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幽
浮
記
載
，
是
公
元
前
一
千

四
百
多
年
，
古
埃
及
法
老
王T

hutm
ose

三
世

在
任
時
，
有
記
錄
提
及﹁
火
焰
輪
子﹂
在
天
上

出
現
，
但
如
今
已
無
法
知
道
是
否
只
是
天
文
或

氣
象
現
象
，
還
是
另
有
蹺
蹊
。
在
古
希
臘
時

代
，
也
有
類
似
的
記
載
，
有
些
更
已
具﹁
外
星

飛
船
﹂
的
雛
形
：
例
如
古
史
學
家
李
維

︵Livy

︶
便
提
到
，
公
元
前
二
百
一
十
四
年
有

﹁
發
光
的
天
船﹂
在
羅
馬
上
空
出
現
。
至
於
現

代
的
幽
浮
記
載
，
始
於
上
世
紀
二
三
十
年
代
，
當
時
國

際
航
空
業
日
益
發
達
，
飛
行
人
員
目
睹U

FO

的
報
告
漸

漸
增
加
，
及
至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後
，
英
美
空
軍
甚

至
懷
疑
是
來
歷
不
明
的
敵
方
飛
機
，
便
引
用
當
時
流
行

的
一
個
沒
意
思
的
胡
扯
字
眼foo

，
戲
稱
為foo

fighter

﹁foo

戰
機﹂
。
到
了
五
十
年
代
，
軍
部
更
正
式
對
此
類

報
告
建
立
特
別
檔
案
，
起
用﹁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及
其

英
文
縮
寫U

FO

為
專
門
名
稱
，
從
此﹁
幽
浮﹂
一
詞
便

傳
遍
世
界
。

我
國
歷
來
也
有
不
少
幽
浮
記
載
，
最
早
的
應
是
東
晉

王
嘉
︽
拾
遺
記
︾
裡
的
這
個
故
事
：
一
些
自
稱
來
自

﹁
宛
渠
之
國﹂
的
外
星
人
，
乘
坐
可
潛
行
海
底
、
又
飛

到
天
上
的﹁
螺
舟﹂
，
來
到
中
國
跟
秦
始
皇
見
面
，
因

此
亦
啟
發
了
秦
始
皇
派
人
到
海
外
尋
找
仙
山
。
另
外
比

較
出
名
的
記
載
，
還
有
唐
朝
段
成
式
︽
酉
陽
雜
俎
︾
裡

形
狀
如﹁
金
背
蛤
蟆﹂
及
宋
朝
洪
邁
︽
夷
堅
志
︾﹁
圓

光
如
日﹂
的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

上
述
的
明
顯
都
是
虛
構
故
事
，
但
有
事
實
根
據
的

U
FO

記
載
也
很
多
。
信
不
信
由
你
，
就
連
大
文
豪
蘇
東

坡
，
便
也
曾
親
眼
目
擊
過
幽
浮
。
宋
神
宗
熙
寧
四
年

︵
公
元
一
零
七
零
年
︶
，
蘇
軾
往
杭
州
就
任
途
中
，
在

江
蘇
鎮
江
金
山
寺
留
宿
，
夜
裡
在
江
邊
便
看
到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
遂
把
事
情
記
錄
於
︽
游
金
山
寺
︾
一
詩
裡
︰

﹁
…
是
時
江
月
初
生
魄
，
二
更
月
落
天
深
黑
；
江
心
似

有
炬
火
明
，
飛
焰
照
山
棲
鳥
驚
。
悵
然
歸
臥
心
莫
識
，

非
鬼
非
人
竟
何
物
？﹂
以
現
代
幽
浮
學
術
語
來
說
，
這

可
歸
類
為﹁
第
一
類
接
觸﹂
了
。

遲
至
晚
清
，
於
一
八
八
四
至
一
八
九
八
年
出
版
的

︽
點
石
齋
海
報
︾
，
也
曾
數
次
報
道
過
長
沙
及
漢
陽
上

空
出
現
大
如
盤
子
的﹁
火
羊﹂
。

由
此
可
見
，
中
文
裡﹁
幽
浮﹂
雖
然
是
外
借
詞
，
但

中
國
其
實
也
有
源
遠
流
長
的﹁
不
明
飛
行
物
體﹂
傳

統
，
絕
對
不
讓
西
方
專
美
。

古今中外幽浮記載

踏
入
十
二
月
，
洋
澄
湖
大
閘
蟹
應

已
過
時
，
蘇
格
蘭
棕
蟹
還
可
以
吃
。

獨
享
一
隻
，
蟹
殼
大
如
手
掌
，
拿
在

手
裡
沉
甸
甸
的
，
不
過
二
英
鎊
半
，

一
點
不
貴
。

這
蟹
生
來
老
實
，
一
大
堆
放
在
魚
店

貨
架
上
，
有
的﹁
四
腳
朝
天﹂
，
不
必

綑
紮
，
動
也
不
動
，
像
死
蟹
一
隻
，
其

實
隻
隻
鮮
活
，
換
作
是
人
，
就
是
天
下

第
一
順
民
。

蒸
熟
，
蘸
了
意
大
利
甜
醋
來
吃
，
雌

蟹
膏
肥
肉
厚
味
鮮
。
想
像
這
是
大
閘

蟹
，
儘
管
味
道
不
同
。
這
蟹
賣
相
雖
然
乖
，
放
進

開
水
中
烚
，
垂
死
掙
扎
仍
會
張
牙
舞
爪
，
所
以
英

人
認
為
先
放
進
雪
櫃
冰
格
，
凍
它
兩
個
小
時
昏
迷

致
死
，
比
較
人
道
，
這
樣
一
來
變
成
吃
死
蟹
，
華

人
所
不
為
。
中
西
文
化
的
確
不
同
。

禮
失
而
求
諸
野
，
大
閘
蟹
年
年
人
為
出
事
，
內

地
同
胞
會
轉
而
留
意
起
蘇
格
蘭
呆
蟹
︵
學
名
普
通

黃
道
蟹
︶
？
搜
索
一
下
，
無
奇
不
有
的
淘
寶
網
有

得
供
應
，
平
凡
不
過
的
笨
東
西
，
改
了
一
個
好
聽

名
字
，
叫
蘇
格
蘭
黃
金
蟹
，
熟
凍
海
鮮
，
每
隻
重

七
百
克
，
兩
隻
售
一
百
二
十
八
元
人
民
幣
，
山
長

水
遠
，
不
能
算
貴
。

英
國
還
有
大
閘
蟹
，
上
世
紀
七
十
代
起
，
水
道

就
有
毛
蟹
出
現
，
據
說
是
藏
身
中
國
來
的
遠
洋
輪

船
，
到
了
泰
晤
士
河
畔
，
就
在
岸
邊
挖
洞
寄
生
繁

殖
，
愈
長
愈
多
，
現
在
連
蘇
格
蘭
的
河
道
也
有

了
。
中
國
人
的
美
食
，
到
了
外
國
不
幸
成
為
害

蟲
，
專
家
說
毛
蟹
大
量
繁
殖
威
脅
生
態
，
因
此
必

須
趕
盡
殺
絕
。
德
國
水
道
也
有
源
自
中
國
的
毛

蟹
，
十
年
前
想
廢
物
利
用
出
口
中
國
，
不
知
是
否

成
事
。
毛
蟹
離
鄉
就
變
種
。
新
疆
烏
魯
木
齊
有
個

柴
窩
堡
湖
，
盛
產﹁
天
山
雪
蟹﹂
，
七
十
年
代
上

海
知
青
支
邊
，
帶
去
崇
明
島
毛
蟹
蟹
苗
，
養
殖
成

功
。
蟹
吃
腐
敗
之
物
，
新
疆
湖
水
太
乾
淨
，
長
得

肥
大
蟹
腹
雪
白
，
味
道
也
不
同
了
。

呆蟹

聖
誕
前
夕
，
在
中
環
仍
有
旋
轉
餐
廳
的
年

代
，
總
會
帶
姪
女
和
姨
甥
仔
女
去
富
麗
華
酒

店
頂
樓La

R
onda

旋
轉
餐
廳
吃
自
助
餐
，

那
真
是
個
大
人
小
孩
都
很
易
滿
足
的
年
代
。

姪
女
和
姨
甥
仔
女
現
已
三
十
多
歲
，
多
已
結

婚
生
子
，
散
佈
香
港
美
加
各
地
。

上
月
跟
個
快
要
榮
升
爸
爸
的
姨
甥
說
起
富
麗
華

的
旋
轉
餐
廳
，
他
仍
記
得
小
時
候
總
愛
離
枱
跑
來

跑
去
，
每
次
要
返
去
自
家
枱
時
都
會
迷
路
！
剛
才

看
網
上
文
章
，
才
知
道
原
來
很
多
小
時
候
去
過
旋

轉
餐
廳
的
人
，
都
有
同
樣
的
夢
幻
記
憶
。

倒
是
我
們
這
代
，
到
有
閒
錢
去
旋
轉
餐
廳
時
已

是
成
年
人
，
比
較
不
會
迷
路
，
但
餐
廳
始
終
是
一

個
小
時
轉
一
圈
，
而
人
的
方
位
感
往
往
受
窗
外
景

物
影
響
，
所
以
大
人
也
難
免
頭
暈
暈
；
又
因
為
是

吃
自
助
餐
，
到
拿
好
食
物
回
去
自
家
枱
時
，
也
常

走
錯
方
向
大
兜
冤
枉
路
。
後
來
發
現
，La

R
onda

地
氈
上

原
來
某
些
位
置
貼
了
藍
色
膠
帶
為
記
，
便
專
找
地
上
藍
帶
認

路
，
證
實
有
效
。

富
麗
華
酒
店
結
業
十
多
年
，
雖
則﹁
墓
木
已
拱﹂
，
原
址

早
重
建
為
友
邦
金
融
中
心
，
但
每
年
聖
誕
節
還
是
很
懷
念
這

間
酒
店
。
富
麗
華
的
餅
房(

即
餅
店)

是
很
有
名
的
，
以
前
在

中
環
上
班
時
，
沒
約
人
的
話
，
就
會
去
那
兒
買
份
吞
拿
魚
三

文
治
和
沙
律
，
坐
在
遮
打
花
園
吃
，
非
常
美
味
，
現
在
已
無

法
想
像
如
何
吃
得
下
那
麼
大
分
量
的
午
餐
。

又
約
有
五
年
左
右
，
每
年
十
二
月
初
都
會
去
富
麗
華
預
訂

烤
火
雞
，
到
聖
誕
日
那
天
早
上
去
取
，
中
午
在
家
開
派
對
。

那
餅
房
也
不
單
賣
吃
的
，
有
時
我
貪
方
便
，
會
一
次
過
在
那

兒
訂
齊
薑
餅
人
、
威
士
忌
果
子
蛋
糕
和
樹
幹
蛋
糕
等
甜
點
，

還
有
各
款
瓶
裝
飲
料
、
派
對
花
炮
、
紙
帽
和
聖
誕
遊
戲
玩

意
；
到
廿
五
號
早
上
，
酒
店
會
連
熱
烘
烘
的
火
雞
一
起
送
貨

到
我
家
，
有
時
連
各
色
連
殼
核
桃
和
堅
果
，
以
至
掛
在
牆

上
、
裡
面
塞
了
糖
果
的
巨
型
聖
誕
襪
，
都
是
在
那
兒
買
的
。

到
一
九
九
九
年
聖
誕
，
某
礦
泉
水
品
牌
特
別
設
計
了
迎
接

千
禧
年
的
紀
念
版
墨
綠
玻
璃
水
瓶
，
十
分
漂
亮
，
我
也
買
了

幾
隻
留
念
。
那
年
之
後
我
搬
家
，
富
麗
華
不
久
也
結
業
，
我

就
沒
再
搞
聖
誕
派
對
。

華麗聖誕

英
雄
莫
問
出
處
，
今
天
鎮
守
着
中
環
心
臟
地
帶
的
國
際
飲

食
集
團
總
廚
李
文
星
，
卅
年
前
十
四
歲
無
心
上
學
，
小
學
畢

業
後
便
跑
到
中
環
茶
餐
廳
去
當﹁
外
賣
仔﹂
，
從
未
想
過
自

己
會
走
上
米
芝
蓮
星
級
廚
神
的
位
置
。﹁
當
年
的
社
會
人
浮

於
事
，
能
夠
找
到
一
份
工
已
不
簡
單
，
我
每
天
都
穿
插
過
所

有
的
大
廈
，
曾
送
到
女
子
理
髮
店
，
也
奇
怪
為
什
麼
裡
面
漆
黑
一

片
的
呢
？
我
也
很
貪
食
，
所
以
在
工
餘
時
間
也
跑
到
廚
房
裡
去
幫

忙
，
不
時
偷
師
！﹂

沒
有
正
式
拜
師
的
星
哥
自
學
了
一
些
功
夫
，
也
因
為
不
計
較
的

性
格
令
他
結
識
了
很
多
好
朋
友
。
幾
年
後
，
他
進
了
某
大
集
團
當

初
級
廚
師
，
當
年
的
大
集
團
正
要
大
展
拳
腳
，
新
人
事
新
作
風
，

要
求
年
輕
廚
師
精
益
求
精
上
課
學
習
，
參
加
比
賽
爭
取
聲
譽
。
初

到
貴
境
的
他
參
加
了
人
生
中
第
一
次
由
旅
遊
發
展
局
舉
辦
的
美
食

大
賽
，
幾
天
的
時
間
內
，
他
設
計
了
以
海
鮮
為
主
題
將
大
大
件
帶

子
開
邊
，
平
放
在
豆
腐
上
面
，
就
如
一
隻
雪
白
的
蝴
蝶
，
他
更
在

教
書
的
太
太
提
議
下
取
名
為﹁
蝶
戀
花﹂
，
果
然
一
鳴
驚
人
，
奪

得
了
人
生
中
的
第
一
個
金
獎
！

正
因
如
此
，
他
被
派
去
紅
磡
五
星
級
酒
店
當
總
廚
。﹁
當
時
是

很
大
挑
戰
，
我
只
是
卅
來
歲
，
廚
房
裡
的
大
佬
們
年
紀
比
我
大
又

經
驗
豐
富
，
於
是
我
要
用
方
法
去
把
他
們
說
服
，
我
決
定
每
一
個
菜
式
無
論

用
料
和
擺
設
都
要
有
嚴
格
規
定
，
於
是
我
將
每
個
菜
都
煮
出
來
，
圖
文
並
茂

地
貼
出
來
讓
大
家
跟
從
，
他
們
也
順
服
了
。
最
難
得
在
那
裡
有
機
會
為
國
家

領
導
人
準
備
美
食
，
每
次
都
如
在
廚
房
表
演
，
因
為
在
我
後
面
會
站
着
二
十

多
位
人
士
，
包
括
國
家
級
的
、
中
聯
辦
的
、
酒
店
的
重
要
人
物
，
其
實
餐
單

是
中
方
決
定
，
再
加
上
港
方
的
構
思
夾
起
來
的
。
記
得
我
曾
經
為
當
年
的
習

近
平
副
主
席
煮
過
海
鮮
豆
腐
湯
和
揚
州
炒
飯
，
知
道
他
也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好
有
滿
足
感
！﹂

不
但
如
此
，
星
哥
更
為
酒
店
大
老
闆
李
嘉
誠
先
生
煮
了
個
木
瓜
魚
翅
，
留

下
一
段
佳
話
。﹁
當
時
大
家
都
知
道
大
李
生
吃
魚
翅
只
會
飲
啖
湯
，
吸
收
骨

膠
原
，
翅
是
不
吃
的
。
於
是
我
決
定
取
材
最
幼
身
的
那
一
種
，
經
理
們
覺
得

驚
訝
！
為
什
麼
不
給
大
老
闆
吃
最
大
最
粗
的
呢
？
我
解
釋
八
十
歲
消
化
能
力

差
吃
此
品
種
最
適
宜
，
結
果
他
整
碗
魚
翅
吃
了
連
木
瓜
也
吃
光
，
大
家
非
常

歡
喜
，
及
後
李
家
家
廚
也
向
我
查
詢
，
我
們
還
做
了
好
朋
友
哩
。﹂

星
哥
打
出
了
名
堂
，
不
斷
被
挖
角
，
後
來
他
到
了
馬
會
，
又
跳
升
到
中
環

五
星
級
的
酒
店
，
本
來
那
間
中
餐
廳
從
來
沒
有
什
麼
推
介
，
只
是
有
些
名
人

如
李
嘉
欣
、
張
學
友
等
貪
清
靜
去
品
茗
、
點
心
只
有
十
多
款
，
都
是
適
合
外

國
人
口
味
的
包
包
紮
紮
，
全
無
中
國
人
飲
茶
的
氣
氛
，
四
十
多
個
位
子
只
坐

十
多
個
人
。
星
哥
大
刀
闊
斧
地
求
變
，
加
入
六
十
多
款
點
心
，
包
括
叉
燒

包
、
鳳
爪
、
鹹
水
角
等
等
，
外
國
人
經
理
好
驚
訝
五
星
級
的
酒
店
怎
可
能
吃

雞
腳
趾
呢
？
不
過
兩
星
期
下
來
，
反
應
非
常
熱
烈
，
爆
滿
之
餘
也
要
開
始
預

訂
！
老
闆
非
常
高
興
，
最
高
興
的
就
是
當
星
哥
進
場
之
時
，
老
闆
的
第
一
個

要
求
，
要
他
在
兩
年
之
內
取
得
米
芝
蓮
星
，
結
果
幾
個
月
之
後
，
米
芝
蓮
星

已
經
在
此
誕
生
！ ！

今
天
星
哥
又
被
挖
角
到
現
在
的
國
際
飲
食
集
團
，
也
要
到
世
界
各
地
為
集
團

開
新
店
。﹁
其
實
我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本
領
，
只
是
不
斷
地
學
習
和
堅
持
粵
菜

的
本
質
，
就
是
傳
統
的
味
道
、
夠
熱
、
夠
鑊
氣
和
反
璞
歸
真
！﹂
他
常
說
走
在

中
環
街
頭
，
高
樓
大
廈
沒
有
改
變
，
只
是
自
己
由
當
年
提
着
外
賣
籃
，
現
在
戴

着
高
高
的
廚
師
帽
，
穿
着
長
長
的
圍
裙
，
這
個
特
別
感
觸
的
，
他
依
然
笑
說
只

是
自
己
運
氣
好
，
說
除
了
際
遇
之
外
，

還
有﹁
專
心﹂
。
我
發
覺
原
來
專
心
真

是
一
種
神
奇
的
力
量
，
帶
他
走
上
這
光

明
的
米
芝
蓮
大
道
！

走上米芝蓮大道

安
身
立
命
，
安
居
樂
業
，
皆
是
市
民
所
追
求
的

幸
福
。
聖
誕
老
人
到
臨
，
普
天
同
慶
的
日
子
，
眾

人
都
忙
個
不
停
。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
九
龍
城
民
政
署
聯
合
區
內
各

個
社
團
，
在
十
二
月
十
日
舉
行
了﹁
九
龍
城
區
清

潔
香
港
巴
士
巡
遊
暨
全
城
清
潔
日﹂
，
主
辦
單
位
稱
，

目
的
是
呼
籲
居
民
注
重
環
境
衛
生
，
鼓
勵
區
內
各
個
社

團
發
起
清
潔
行
動
。
當
日
安
排
了
宣
傳
巴
士
，
在
九
龍

城
區
內
多
個
地
點
巡
遊
，
並
沿
途
派
發
清
潔
包
及
廣
播

預
防
疾
病
及
注
意
個
人
家
庭
清
潔
的
信
息
。

思
旋
與
親
友
、
海
南
鄉
親
及
中
聯
辦
、
政
府
官
員
，

泰
哥
的
老
友
記
等
，
為
紀
念
前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愛

國
、
愛
鄉
、
愛
港
資
深
地
產
商
吳
多
泰
一
零
五
誕
辰
周

年
，
假
洲
際
酒
店
舉
行
聯
歡
晚
會
。
芬
姐
和
親
友
們
雀

局
，
一
邊
飲
宴
，
一
邊
唱
卡
拉O

K
助
興
，
一
邊
緬
懷

泰
哥
生
平
軼
事
，
場
面
溫
馨
歡
樂
。
其
實
，
每
年
聖
誕
芬
姐
與
大

家
都
有
一
個
約
會
，
慶
祝
聖
誕
老
人
吳
多
泰
的
生
日
。
聖
誕
新
年

跟
着
便
是
農
曆
新
年
。
春
節
到
，
是
歡
樂
的
節
日
。
合
家
老
少
圍

爐
共
聚
，
不
忘
要
注
重
飲
食
衛
生
。
隨
着
醫
學
科
技
的
發
達
，
人

愈
來
愈
健
康
長
壽
。
自
古
說﹁
人
生
七
十
古
來
稀﹂
而
今
人
稱

﹁
七
十
是
人
生
的
開
始﹂
。
雖
然
如
此
，
我
們
也
要
勞
逸
結
合
，

注
重
心
理
健
康
衛
生
，
拿
得
起
放
得
下
。

長
者
老
年
人
的
常
患
疾
病
是
心
腦
血
管
出
毛
病
。
眾
所
周
知
，

其
元
兇
是
高
血
壓
、
高
脂
肪
、
高
膽
固
醇
及
糖
尿
病
。
我
們
要
防

患
於
未
然
，
除
了
因
家
族
基
因
遺
傳
之
外
，
我
們
更
要
注
重
飲
食

營
養
衛
生
。
年
長
者
多
開
始
素
食
，
但
也
需
要
注
重
營
養
均
衡
，

每
天
定
時
進
餐
，
少
吃
高
脂
肪
肉
類
，
多
吃
蔬
果
，
不
煙
不
酒
。

當
然
，
從
小
到
老
都
要
多
做
運
動
，
早
上
健
身
操
必
不
可
少
，

晚
上
臨
睡
前
，
現
代
潮
人
提
倡
做
禪
修
或
者
做
瑜
伽
，
對
健
康
身

體
好
處
多
多
。
本
港
慈
善
名
醫
曹
貴
子
，
他
主
持
康
健
醫
療
集

團
，
並
創
立
了
意
贈
慈
善
基
金
。
他
注
重
身
心
自
我
修
行
外
，
每

晚
十
點
皆
做
跑
步
運
動
，
風
雨
不
改
。
他
的
康
健
醫
療
集
團
遍
佈

港
九
新
界
，
以
至
中
國
內
地
，
宅
心
仁
厚
，
令
人
尊
敬
佩
服
。
香

港
醫
療
服
務
在
世
界
為
人
所
讚
許
，
遺
憾
的
是
人
多
，
醫
療
資
源

仍
有
待
改
善
。
我
以
為
，
現
代
醫
務
衛
生
是
着
重
防
患
於
未
然
，

必
須
以
預
防
為
主
。
為
了
解
決
醫
療
服
務
不
足
而
引
起
病
人
之
不

便
，
促
進
及
提
倡
社
區
醫
療
服
務
是
為
妥
善
。
家
庭
醫
生
不
足
，

理
應
擴
大
家
庭
醫
生
教
育
，
配
合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

運動與健康

本
山
人
偶
然
從
電
台
聽
了
公
屋
委
員
會
最
近
宣
佈
了
一
些
新
政
策
。

目
的
是
要
讓
一
些
家
庭
收
入
較
好
的
住
戶
搬
離
公
屋
，
轉
而
將
這
些
公
屋

再
租
給
家
庭
收
入
合
乎
申
請
入
住
公
屋
的
申
請
人
。

說
來
容
易
，
但
要
切
實
執
行
起
來
，
可
能
產
生
很
多
枝
節
，
引
起
很

多
不
滿
，
甚
至
引
致
很
多
反
對
聲
音
及
行
動
！
雖
然
這
個﹁
新
政
策﹂
看

來
似
乎
是
一
種
可
能
近
似﹁
公
正﹂
的
政
策
，
但
政
府
為
什
麼
要
在
一
種
最
受

廣
大
市
民
歡
迎
的
德
政
上
，
又
使
很
多
本
來
過
着
相
當
寫
意
生
活
的
居
民
，
一

下
子
變
成
風
雨
欲
來
的
危
機
突
然
降
臨
在
平
靜
的
生
活
之
中
呢
？
！
本
山
人
有

幸
，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曾
獲
聘
任
為
公
屋
公
僕
，
並
獲
當
時
之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提
供
學
習
機
會
，
考
獲
英
國
房
屋
經
理
學
會
之
證
書
，
並
獲
晉
升
為
房
屋

副
經
理
，
又
更
有
幸
獲
屋
宇
建
設
委
員
會
挑
選
前
往
美
國
，
與
美
國
同
業
們
交

流
公
屋
管
理
經
驗
四
個
月
之
久
。

回
港
後
，
向
同
輩
及
先
進
高
級
經
理
們
分
享
本
山
人
之
經
驗
，
可
謂
獲
益
良

多
！
原
來
當
時
的
香
港
公
屋
管
理
政
策
已
比
美
國
較
為
領
先
了
一
段
距
離
！
本

山
人
前
往
美
國
交
流
之
公
屋
機
構
為
俄
亥
俄
州
克
里
夫
蘭
市
的W

oodhill
H
om
es

︵
暫
譯
之
為
山
林
屋
苑
吧
︶
。
該
山
林
屋
苑
之
管
理
甚
為
嚴
格
！
每
年

均
調
查
住
戶
的
收
入
。
稍
一
超
越
入
住
公
屋
資
格
，
即
須
於
非
常
短
期
內
搬
離

該
屋
苑
。
該
機
構
亦
擁
有
四
十
多
人
之
保
養
屋
宇
隊
伍
，
在
三
兩
天
內
即
可
將

該
單
位
油
漆
清
理
妥
當
，
馬
上
由
新
租
客
遷
入
。
當
時
本
山
人
仍
是
房
屋
管
理

的
初
哥
，
也
不
敢
批
評
這
種
管
理
方
法
是
否
適
當
。
但
當
本
山
人
將
這
種
美
式

管
理
方
法
向
先
進
之
管
理
層
報
告
時
︵
當
時
之
高
級
經
理
均
是
由
英
國
專
程
來

港
傳
授
房
屋
管
理
技
巧
的
專
業
人
士
︶
，
他
們
的
反
應
使
本
山
人
上
了
寶
貴
的

一
課
！
他
們
認
為
美
國
這
種
管
理
方
法
是
極
為
落
後
的
！
由
於
住
戶
的
收
入
稍

為
超
越
了
入
住
標
準
便
須
馬
上
遷
出
，
此
舉
導
致
這
些
屋
苑
的
住
客
，
似
乎
已

向
社
會
公
告
了
他
們
收
入
的
情
況
。

換
句
話
說
，
這
些
屋
苑
的
住
客
收
入
一
定
是
低
於
某
種
程
度
的
水
平
。

於
是
這
些
屋
苑
便
很
明
顯
地
成
為
一
種﹁
社
會
污
點
的
標
記﹂
！
意
思
是

這
些
屋
苑
的
住
戶
收
入
必
然
低
於
某
級
數
的
水
平
！
說
得
涼
薄
一
點
，
住

在
這
些
屋
苑
的
人
，
一
定
是
低
於
某
個
程
度
的﹁
窮
鬼﹂
！
香
港
當
時
的

水
平
，
是
按
收
入
的
水
平
而
獲
得
入
住
資
格
，
但
入
住
之
後
，
收
入
增
加

了
是
可
以
容
許
的
。
例
如
當
時
的
北
角
邨
，
邨
內
停
放
的
私
家
車
都
是
相
當
高
級

的
，
住
在
北
角
邨
便
成
為
一
種
成
功
人
士
的
標
記
了
！
其
實
，
香
港
的
房
屋
政
策
，

是
香
港
政
府
最
好
的
德
政
！
唯
一
不
足
之
處
是
比
較
保
守
，
未
能
隨
着
香
港
的
經
濟

起
飛
而
將
這
些
屋
邨
單
位
面
積
相
應
擴
大
。
又
應
該
按
這
些
公
屋
之
受
歡
迎
程
度
而

加
速
興
建
同
類
型
公
屋
，
使
香
港
居
民
每
戶
都
擁
有
一
個
更
舒
適
的
居
所
！
假
如
香

港
政
府
是
朝
着
這
個
方
向
去
建
設
更
多
的
公
屋
，
香
港
才
是
一
個
真
正
美
麗
的
東
方

之
珠
！
使
每
個
香
港
人
都
擁
有
一
個
足
以
自
豪
的
居
所
！
香
港
政
府
為
什
麼
不
樂
而

為
之
呢
？！

本港公屋政策是否太保守呢？

鄉戲·鄉音·鄉愁
在公園裡蹓躂，總能碰到幾位年過半百的人，
一邊散步，一邊用音樂播放器隨身聽地方戲。心
情高興時，還會吼上幾嗓子。從他們愛聽的地方
劇種，大致可以判斷出他們的家鄉在哪一帶。
人到老年，閒暇時間多了，在注重保健養生的
同時，總要找點樂子，以排遣寂寞與孤獨。他們
所以愛聽家鄉戲，除了生活節奏使然，可以肯定
地說，與原鄉情結有很大關係。
原鄉情結的形成，同一個人成長的生活環境、
親友圈子、人文風情等息息相關。當這些因素沉
澱為記憶，就會永駐你的心間，不論你走到哪
裡，成就有多大，都難以忘懷。隨着年齡的增
長，新近發生的事容易淡忘，但往年的記憶卻越
發清晰。青壯年時期，忙於事業，忙於家庭，這
份閒情就被壓下了，即便偶有懷舊念頭，也無精
力顧及。臨到晚年，該放下的都放下了，但對故
土的那份眷戀卻放不下，時常從記憶深處浮上
來，讓你隱隱感到有些悵然，有些酸楚，以至於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何以解憂？哼哼老歌，聽聽老戲，看看老電
影，也許是簡便而有效的慰藉。因為這些「老」
字頭的文化元素，是在你記憶力最佳的年代盛行
的，曾耳濡目染地陪伴你長大，也最能勾起你對
那段歲月的回憶。地方戲具有濃郁的鄉土特色，
漫溢着鄉音、鄉韻，承載着你對故鄉的思念。當

這熟悉的旋律響起時，你的心緒就會被帶回到生
命的原點，帶回到你所眷戀的那段美好時光。我
在大西北求學期間，有位來自安徽的同學叫趙喜
讓，每逢周末或節假日，他總喜歡為大家唱上一
段黃梅戲，在他來說是自娛自樂，在我們心中則
記住了他的老家在哪裡。
離家四十多年，至今還記得小時候看鄉戲的情

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農村，難得有文化
娛樂活動，除了偶爾有縣上的電影隊下鄉放映一
些老片子外，一年到頭下來，逢年過節看戲，也
算是一頓文化大餐了。
那時，湊在一塊演戲的人，有點像城鎮娛樂圈

中的票友，也與當下的發燒友差不多，完全是志
願者行為。農時進入冬閒之後，有好事者挑頭，
愛好者響應，就開始選本子、搭班子，進行排練
了。村幹部一般都會支持，有的村幹部本人也是
骨灰級的發燒友，不僅能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
而且也會樂此不疲地客串其中，演員也無需選秀
產生。
一個村子的，知根知底，哪家大兄弟粗通樂
理，哪家小伙子能翻跟頭，哪家大閨女能歌擅
舞，哪家小媳婦扮相俏麗，哪家老伙計能演反
角，互相舉薦一下就差不離了。但凡上台不怯
場、行腔不走板，就可以將就入夥。能夠登台亮
相的年輕人，可以展示自己的文化天賦，提高鄉

間知名度，所以希望登台的不乏其人。
混不上角兒，能跑跑龍套，喊喊堂威，哪怕是

演個衙役兵勇之類的也知足。如果真是個角兒，
又一表人才，也能走紅，也會有「粉絲」，找起
對象來也容易一些。那些年，確有通過演出交流
喜結連理的，這樣的佳話在鄉村時有耳聞。
正月裡，白天走親戚、串門子，互相拜年，或

者是到新媳婦家裡鬧騰，到晚上就要看戲了。本
村有在本村看，本村沒有到外村看。戲台一般建
在學校的操場上，後披和兩側搭上蘆席棚子，供
演員換場、樂隊擺陣。由於那時還沒有電力供
應，戲台上懸掛的是汽燈。那是一種把汽油壓縮
成為氣霧噴射到石棉罩上燃燒發光的燈具，一個
戲台至少要掛兩盞，並備用一盞輪換打氣。
一盞汽燈的光焰，不亞於一百瓦的碘鎢燈。在

汽燈面向觀眾的一邊，必須掛上半弧形的燈罩，
這樣既能聚集戲台的光線，又不會讓觀眾感到刺
眼，而且還可以通過鏤刻的方式，在燈罩上打出
戲名。天一擦黑，遠遠的就會看到籠罩在劇場上
空的光焰，就會聽到催人到場的鑼鼓家什的混
響，呼兒喚女、拉幫結伙的喊聲在大街小巷此起
彼伏，手電筒的光柱在寒冷的夜空中四處散射，
踢踢踏踏的腳步聲自遠而近，人們開始三三兩兩
地向劇場進發。
戲尚未開演，厚厚的大幕在夜風中徐徐抖動。

台下已經是人聲嘈雜，黑壓壓的一片。四周是青
壯年人圍起來的人牆，中間是擠滿老人婦孺的凹
地，半大小子則躥來躥去地嬉鬧着，還有幾個民
兵跑來跑去維持秩序。一通開場鑼鼓響過，作為
過門的管弦相跟着奏響起來，台下的人聲便漸漸
低下去。大幕一開，便有角色登台自報家門，好

戲就算開演了。多年前那種喜慶熱鬧的場景再也
不會重現了，每當我想起那些不計報酬、不顧風
寒排演鄉戲的人們，總是感到那麼可愛可親可
敬。謝謝他們，為遠在他鄉的遊子留下的美好記
憶！
鄉戲也叫社戲，魯迅當年就曾以此為題寫過一

篇短篇小說，其中最為精彩的段落是他少年時代
在紹興水鄉看戲的情景，童心、童趣躍然紙上。
那時的魯迅才十一二歲，回憶起來「遠哉遙
遙」，但給他的印象卻非常深刻，以至於許多年
以後慨嘆說，再也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戲了。據不
完全記憶，有不少近代和當代作家在其小說或散
文中都曾涉筆鄉戲，近一點的如韓少功，他那篇
回憶鄉戲的散文，真實地再現了昔日鄉村的那種
情趣以及鄉民的那種淳樸，被寫入了中小學語文
教案。
作為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地方戲蘊涵着某一

地域的民風和習俗，並沉澱為某一地域的整體文
化精神，從而為那一地域的大眾所喜聞樂見。由
於地方戲的節奏一般都比較慢，需要靜下心來，
細細品味，才能體悟到其中的韻味和內涵。老年
人特別是遠離故土、定居他鄉的老年人，他們之
所以愛聽地方戲，看起來是與慢生活相一致的文
化心態，是一種地域文化的心理折射，說到底也
是一種原鄉情結。
以寫鄉愁聞名的台灣文學家余光中，曾就他對

大陸的原鄉情結說過許多發自肺腑的話語，他認
為，大家最懷念的就是鄉音，這是經過時間積累
加上歷史文化積澱的。而地方戲不論是道白還是
唱腔，都是最具代表性的鄉音。因此說，鄉戲所
抒發的是群體性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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